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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着邢台太子井高速收费站往西
走，能看到绵延的山头泛着光芒。光
芒下是满山的青翠。山脚下，西柏山
村就藏在簸箕形状的山坳里，掩映在
茂密的丛林中。

阳春三月，春色撩人。村外，桃花
红、杏花芬、梨花如雪，油菜花泼洒一
地金。踏入西柏山村，一种古朴的意
境迎面袭来，向人展现着不俗的棱角。

西柏山村是邢台市西部山区历史
悠 久 、文 化 底 蕴 深 厚 的 古 村 落 之 一 。
踏上青石板，驻足环视，不宽的街道里
不时出现几个缓缓而行的身影，在蓝
天白云的映衬下，感觉世界是如此的
安静。徜徉于主街道，两旁是清一色
的石头房子。街头巷尾到处散落着石
磨、石碾、石臼、石凳，令人仿佛穿越了
数百年。

门楼是一个家庭的脸面，样式或
拱或方，一点一滴皆有讲究。厚重的
木 门 紧 闭 着 。 台 阶 用 三 五 块 条 石 铺
就，寓意步步登高。院落门口的门框
旁，安有两个“门当”，即相对而放置的
一对印章形状的石墩子，居于门槛左
右并雕有“福”“寿”文字或图案。“户
对”是置于门楣上方或门楣两侧用来

固定门框的砖雕或木雕，因为都是双
数，所以叫“户对”，因为都是双数，所
以叫“户对”。“门当”与“户对”上下
呼 应 。 门 框 正 上 方 置 石 刻 或 木 刻 牌
匾 ，书 有“ 耕 读 传 家 ”“ 勤 学 致 仕 ”等
包 含 建 造 者 美 好 心 愿 的 题 名 。 更 让
人 叹 为 观 止 的 是 匾 牌 四 周 所 镶 的 砖
雕，刻有龙、凤、飞鹿、蝙蝠、鱼纹、水
纹、花草等图案，每块砖雕都有其吉祥
寓意，是主人家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
往。

村子里的一户人家，门楼两侧还
安有 挂 灯 笼 的 石 佛 手 。 门 外 墙 体 上
凿 有 数 个 镂 空 的 拴 马 桩 。 除 了 用 精
雕的条石修建的五间二层小楼，还有
二进二出的院落、偏房和后门。石墙
上，凿有放东西的壁橱和放油灯的石
窑。用红石板搭建的房眉和窗眉，既
美 观 又 防 潲 雨 。 木 质 窗 户 上 刻 着 寓
意吉祥的各种图形，如花瓶则代表平
安 ，鱼 鳞 形 状 的 窗 花 代 表 年 年 有 余 ，
仙 鹤 代 表 长 寿 等 。 房 顶 上 有 用 石 头
凿 成 的 精 巧 的 排 水 瓦 口 ，堪 称 工 艺
品 。 还 有 的 人 家 在 修 建 院 墙 、厕 所 、
牛圈、羊圈等设施时，就地取材，用形
态 各 异 的 石 头 垒 砌 ，平 添 了 许 多 可
爱。还有用碎石片修建的鸡窝、影壁
墙，独具匠心。

据村里老人讲，西柏山村曾三易
其名。该村原叫“北柏山村”，因其坐
落 在“ 南 柏 山 村 ”之 北 而 称 之 。 后
来 ，村 里 文 化 人 发 现“ 北 ”字 从 笔 画
上 看 ，似 乎 是 背 对 背 。 为 了 图 吉 利 、
有 靠 山 ，让 字 的 笔 画 方 向 一 致 ，易 名

“ 比 柏 山 村 ”。 不 久 ，因 与 东 柏 山 村
隔河相望，且两个村庄背靠的大山上
都 长 满了柏树，最后更名“西柏山村”
至今。

据说这个村是燕王扫北后，从山
西大槐树移民至南石门，之后迁移至
此的。村西北处有一眼泉，流量虽小，
但清冽甘甜，曾吸引周边村里人争来
打水。随着人口的增加，百姓常有为
争水而发生打斗事件。为缓解吃水问
题，村里曾组织村民先后在村东挖掘
了十几口土井，引雨水入井，沉淀后由
专人管理，一口一口开启使用。每人
每天限半桶水，从而形成现在的十余
口老井。目前，水井口都盖着石板，老
井里仍有水可汲。

西柏山村很早以前在村南和村东
各修建了一个大型水池，全部用长方
形青石垒砌，主要是储存雨水，沉淀后
一个为人蓄饮用，另一个用来担水浇
菜洗衣。池子一侧有四根悬空错落的
条石，当时人们脚踩着条石下到池子

里去打水。
村 里 有 一 棵 古 槐 树 ，高 10 余 米 ，

树围 5.2 米。古树铭牌上记载着“1500
年树龄”。仔细观察发现，这棵古槐是
长 在 山 脚 下 的 石 缝 里 的 。 因 年 代 久
远，古槐大小枝干都已中空。奇怪的
是，新的枝丫在中空的枝干上又抽枝
发芽。古槐树冠上的四个大枝向外沿
水 平 弯 曲 延 伸 ，似 四 条 巨 龙 凌 空 飞
舞。据村里老者称，朽空的树洞可容
人攀爬，洞里长有很多树瘤子，他们小
时候常踩着这些凸出来的树瘤子，在
树洞里上蹿下跳玩捉迷藏，或探出头
来掏树上垂挂的鸟窝。

这棵老槐树有很多神奇的传说，
且常年挂满红绸带。沧海桑田，世事
变迁。如今，西柏山村的老槐树虽历
千 年 沧 桑 ，却 毅 然 苍 劲 挺 拔 ，枝 叶 茂
密，顶如华盖，用不断繁衍的枝叶展示
着生命的坚韧。老槐树又像一个顶天
立地的巨人，为一村人遮风挡雨，也为
村庄增添加了影响力。据西柏山村党
支部书记郭兵臣讲，在实施乡村振兴
战略过程中，正不断擦亮古村名片，为
乡村旅游注入新动力，带动村民走共
同富裕之路。

（作者单位：邢台市公安局信都分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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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树桃花开

一树灼灼开放在小区楼
宇 脚 下 的 桃 花 ，较 之 与 疫 情
带 来 的 压 抑 和 困 顿 ，让 人 欣
喜 甚 至 惊 叹 。 原 来 ，身 边 有
很 多 潜 隐 寂 然 的 风 景 ，会 因
有人驻足和观赏而清晰生动
起 来 ，而 此 刻 心 灵 也 跳 脱 于
世 俗 纷 扰 烦 乱 之 外 ，渐 进 入
一种悠然舒展的况味中。

想 起 多 年 前 一 次 春 游 ，
阳 光 明 媚 ，天 空 湛 蓝 ，山 高
壁 峭 ，石 奇 垒 雄 ，舒 展 腰 身
经 脉 ，顿 感 惬 意 盈 怀 。 蓦
地 ，一 大 片 黄 褐 色 的 梯 田
上 ，一 树 桃 花 兀 自 开 放 ，像
天 上 落 下 的 一 朵 胭 脂 云 霞 ，
明 亮 地 吸 引 着 人 们 的 眼
睛 。 一 群 还 没 有 脱 掉 冬 装
的 城 里 人 ，在 逶 迤 的 山 路 上
驻 起 长 长 车 队 ，手 脚 并 用 攀
上 高 坡 ，变 换 身 姿 和 表 情 ，
竞 相 与 那 树 桃 花 合 影 ，和 柔
温婉，言笑晏晏。

此 时 ，一 群 灰 黄 色 的 绵
羊，如一股“泥石流”，顺山路
汹涌而来。放羊老汉甩着响
鞭，咧着嘴笑道：“城里有啥
好 ？ 我 们 天 天 见 到 的 东 西 ，
都 没 啥 感 觉 了 ，倒 是 你 们 稀
罕着嘞！”

老 汉 跟 在 羊 群 的 后 面 ，
渐行渐远。我和爱人相视一
笑，是啊，无须争辩，每个人
能 感 受 到 的 ，并 不 是 现 实 本
身 ，而 是 经 过 自 己 阐 释 的 现
实 意 义 。 在 放 羊 老 汉 看 来 ，
这些城里人驾车到野外赏花
游 玩 ，远 不 如 他 放 羊 来 得 实
际 ，而 那 一 树 的 美 景 在 他 的
眼里，自然也会“没啥感觉”
了。

想 来 ，把 每 个 人 的 心 灵
比 成 一 张 空 白 纸 张 ，或 是 一
台 复 印 机 ，显 然 是 很 不 恰 当
的。或许应该比作是画布和
颜 料 ，而 生 活 的 经 验 就 像 是
画 笔 ，不 同 的 人 面 对 同 一 个
事 件 或 同 一 个 场 景 ，会 有 各
自不同的反应、感受和体验，
因而每个人都会在心里创作
出 与 别 人 不 一 样 的“ 作 品 ”
来。

想到《庄子》中有一个故
事：南伯子綦在商丘游玩，看
见 一 棵 奇 异 的 大 树 ，上 千 辆
四匹马拉的大车都能够停在
树荫下休息。子綦说：“这是
什么树？它一定是特异的材
质啊！”

抬 头 观 看 大 树 的 树 枝 ，
弯 弯 曲 曲 的 ，并 不 能 用 来 做
栋梁；俯视大树的主干，树心
直 到 表 皮 都 开 着 口 子 ，并 不
能 用 来 做 棺 椁 ；伸 舌 头 舔 一
添树叶，口舌就溃烂了；用鼻
闻一闻气味，人就醉了，三天
三夜都醒不过来。

子綦说：“这果然是毫无
用 处 的 树 ，所 以 才 长 到 这 么
高 。 唉 ，精 神 上 完 全 超 脱 的

‘神人’，就像这不成材的树
木呢！”

庄 子 说 的“ 神 人 ”境 界 ，
说 的 是 人 与 自 然 的 一 种 感
应 ，这 种 感 应 会 随 着 层 次 的
扩充有不同的感悟。人与万
物 感 应 不 能 停 在 浅 表 层 面 ，
细 想 起 来 ，何 止 人 与 鸟 兽 草
木 同 体 ？ 天 地 也 与 我 们 同

体。
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

之 一 粟 。 哀 吾 生 之 须 臾 ，羡
长江之无穷”。是啊，小小的
人 类 与 宇 宙 比 起 来 ，是 多 么
渺小，多么平凡而卑微，和长
江 比 起 来 ，生 命 何 其 短 暂 ！
但 也 不 必 窘 迫 而 妄 自 菲 薄 ，
人 类 是 一 根 会 思 考 的“ 芦
苇 ”，看 似 孱 弱 ，却 很 柔 韧 。
我们每天都会感受到田野的

“桃花”、子綦的“神树”，也
会体会到“有用”和“无用”，
这原本是“一棵树”的肉身和
精 神 ，是 须 臾 不 可 割 裂 的 一
体。

或 许 需 要 深 究 的 ，倒 是
这 种 感 应 带 来 的 精 神 和 行
为 的 协 调 ：它 是 给 予 我 们 敬
天 畏 地 、敬 畏 生 命 、关 爱 他
人 、心 存 良 知 ？ 还 是 教 给 我
们 崇 尚 权 力 、膜 拜 金 钱 、冷
漠 自 私 、利 益 至 上 ？ 是 让 我
们 一 天 天 活 得 充 实 、自 在 喜
悦 、自 由 安 宁 ？ 还 是 让 我 们
生 活 在 空虚、焦虑、痛苦、不
安之中？

我们生活在一个万物互
联的信息时代，随时随地，只
需 轻 轻 划 动 屏 幕 ，就 可 以 接
收诸多信息。但因信息多零
星、碎片、不成体系，我们也
容易进入别人解释和规定的
镜像里。就像山上的那一树
桃花或是子綦的“神树”，经
过 不 同 眼 光 的 感 知 ，不 同 心
理 的 阐 释 ，又 会 被 赋 予 千 差
万别的意义。

“我感受到的，我才能接
受。”这是当下很多人自主思
想的写照。他们更愿意走过
千山万水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形
成全新的自我认知。虽然很
多 人 到 最 后 选 择 的 ，仍 然 是
前 人 创 造 的 某 种 价 值 观 ，但
这是他们主动寻找并构建的
意义世界，这个寻找的过程，
让他们获得了自主的智慧和
力 量 ，以 及 最 终 创 造 的 意 义
和价值。

在 漫 长 的 一 生 中 ，总 有
一 些 时 候 ，是 需 要 保 持 耐 心
而放慢脚步的。丢开智能手
机，与喧嚣的网络保持距离，
走 出 单 一 认 知 喂 养 的“ 茧
房 ”，去 感 受 自 然 万 物 的 机
理。若遇脚步受阻，也无碍，
站 在 自 家 阳 台 上 ，目 光 不 用
刻 意 抬 高 ，就 能 看 到 早 春 的
别 致 的 景 象 ，就 能 释 放 日 常
莫 名 的 压 力 ，对 抗 无 法 安 放
的焦虑。

在 这 个 万 物 生 发 的 春
天，一株桃花，一棵虬树，一
抹 天 使 般 的 纯 白 ，一 张 护 目
镜后的笑脸……都是人间绝
美 的 景 色 ，细 细 品 读 人 间 的
幽 微 和 温 暖 ，就 能 修 通 凌 乱
的思绪，滋养一颗澄明不惑、
安宁慈悲的心。

生活的美景原本就在苍
茫 的 人 世 里 ，就 在 自 己 的 情
怀里，只需循着心灵的指引，
视人犹己，视国如家，将漫长
的 日 子 填 充 ，完 成 自 己 的 使
命，纵然渺小如一树桃花、一
株草木、一粒尘埃，亦能彻悟
人生的主题。

（作者单位：省公安厅高
速交警总队唐山支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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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 兵 如 子

一 觉 醒 来 打 开 手 机 ，军 旅
好友乔解民发表在微信公众号
上，尽情追忆老首长爱兵如子、
助 其 成 长 的 文 章 跃 入 眼 帘 ，一
口气读完并转发，心潮难平，不
禁勾起我对老首长爱兵的一段
难忘记忆。

那 是 岁 月 过 滤 后 的 以 往 ，
相信已不仅仅是尘封已久的故
事 。 1974 年 底 ，我 作 为“ 学 生
兵 ”步 入 驻 守 北 疆 的 野 战 军 部
队。在入伍前的初中和高中阶
段 ，我 撰 写 的 文 章 曾 在 家 乡 的
党 报 发 表 。 参 军 出 发 时 ，报 纸
被 我 塞 进 手 提 包 带 到 了 部 队 。
部队是一个善于发现和培养人
才的大学校，我的这点“小荷尖
尖 角 ”很 快 就 被 宣 传 股 赵 文 武
干 事 发 现 了 ，他 鼓 励 我 一 定 要
多 写 多 看 ，争 取 在 部 队 施 展 才
华 ，再 有 文 章 见 报 。 1975 年 夏
秋之际，还是新兵的我，拿着一
篇 写 好 的 稿 子 ，从 连 队 翻 过 山
头 来 到 政 治 处 找 赵 干 事 指 正 。
由 于 不 熟 悉 环 境 ，我 按 照 一 位
同 志 的 指 点 ，误 入 了 政 治 处 最
上 排 的 第 一 个 房 间 ，而 宣 传 股
在 那 排 房 子 的 最 后 一 个 房 间 。
正 是 这 错 误 的 一 步 ，使 当 时 眼
睛视力 1.5 强的我，无意中看到
了一个翻开的笔记本上记录的
有关我这个新兵本末倒置的汇
报 记 录 。 我 顿 时 又 怨 又 怒 ，走
出屋门，心火难消，旋又折回等
到 来 人 ，与 保 卫 股 干 部 做 了 一
场激烈争辩。得理不让人的一
个新兵，从此在机关落下了“这
个 兵 不 好 管 ”的 印 象 。 本 来 打
算提议将我从连队调往团机关
报 道 组 的 事 情 ，由 此 被 搁 置 了
下 来 。 几 十 年 后 ，我 与 赵 干 事
聊起此事，他点着头笑了。

三年后，我已经超期服役，

在连队摸爬滚打成长为一名老
兵 。 尽 管 连 队 生 活 紧 张 ，但 我
坚 持 业 余 写 作 ，常 有 一 些 作 品
不时见诸报端。赵干事没有忘
记 我 ，几 次 准 备 将 我 调 入 宣 传
股，都因为有人提起“这个兵不
好 管 ”而 搁 浅 。 1978 年 新 年 伊
始 ，赵 干 事 又 一 次 动 起 了 调 动
我 的 念 头 ，向 主 管 政 治 处 的 刘
振林副政委做了汇报。刘副政
委听完赵干事的想法和个别干
部 的 担 心 话 ，以 军 人 的 果 断 伴
着 爱 兵 情 怀 说 道 ：“ 一 个 小 战
士 ，有 什 么 问 题 呀 ！ 你 马 上 通
知 高 机 连 让 他 过 来 ，干 得 不 好
还可以退回嘛！”首长爱兵一席
话，奠定了我一生的追求，使我
拿枪杆子的手同时操起新闻与
文 学 创 作 的 笔 杆 子 ，为 部 队 建
设 添 砖 加 瓦 ，贡 献 力 量 。 也 正
是 由 此 开 始 ，我 无 论 在 部 队 和
地 方 什 么 岗 位 ，再 也 没 有 离 开
文字、文学与新闻，并人到中年
就 以 突 出 成 绩 ，被 破 格 评 定 为
出 版 专 业 的 正 高 级 职 称 ，这 是
后话。

如 果 说 ，刘 副 政 委 决 定 将
我调入政治处彰显了首长知兵
爱 兵 的 情 怀 ，那 么 后 来 他 对 一
个战士的具体关爱更显得情真
意 暖 。 那 天 ，我 在 连 队 接 到 去
政 治 处 报 到 的 命 令 ，打 起 背 包
翻 过 山 岭 按 时 到 位 ，在 屋 里 刚
刚 铺 完 被 褥 整 好 内 务 ，一 个 穿
着半旧军装的瘦高身影就来到
屋 内 。 我 抬 头 一 看 ，是 刘 副 政
委。立正、敬礼、问好！一整套
军 人 礼 节 过 后 ，是 刘 副 政 委 亲
切的话语：“来啦？很好嘛！要
尽快熟悉环境，写出好稿子。”

“是。”我答复着。紧接着，刘副
政委问了我一些入伍前的经历
和 家 庭 情 况 ，说 了 一 些 鼓 励 的
话 ，就 转 身 走 了 ，望 着 他 的 背
影 ，我 的 心 中 升 腾 起 了 一 种 火

样 的 温 暖 。 人 民 军 队 官 兵 一
致 、尊 干 爱 兵 的 优 良 传 统 在 这
里再一次打动了我。

在 政 治 机 关 的 大 家 庭 里 ，
我努力学习工作着。不久的一
天，刘副政委再次来到政治处，
打 问 了 我 的 工 作 表 现 ，得 到 赵
干 事 肯 定 的 答 复 后 ，语 重 心 长
地对赵干事说道：“小梁子也是
一 个 老 兵 了 ，政 治 上 要 多 多 关
心 他 ，你 们 看 看 能 不 能 把 他 的
组织问题解决了？”赵干事对于
他的兵受到首长的关心爱护十
分 高 兴 ，在 党 小 组 碰 完 头 后 ，
准备让我这个写了多次入党申
请 的 积 极 分 子 填 写《入 党 志 愿
书 》，提 交 支 部 党 员 大 会 表
决 。 由 于 我 从 连 队 到 机 关 不
久 ，赵 干 事 去 取 志 愿 书 时 ，有
干部提议应该到原连队了解一
下 再 行 发 展 。 结 果 ，时 任 连 队
干 部 说 了 一 句 ：“ 我 们 没 有 意
见。不过在连队与他同年入伍
的 战 士 都 还 没 有 入 党 ，他 刚 到
机 关 你 们 就 发 展 ，连 队 战 士 怎
么 办？”由此，我的组织问题又
拖了半年多才得以解决。尽管
如此，刘副政委在政治上、思想
上 对 一 个 战 士 的 关 心 爱 护 ，一
直感动着我，激励着我，也影响
着我。

故事还没有结束。1979 年
7 月，北京军区后勤部军代处到
军 区 部 队 选 调 驻 厂 军 事 代 表 ，
军代处领导准备选拔一名有新
闻特长的同志。在师干部科各
团 预 提 干 部 花 名 册 上 ，他 们 发
现 了 我 的 名 单 ，拟 定 调 我 到 军
代 处 去 任 职 。 那 天 上 午 ，在 师
里举办的全师大范围选调考试
考 核 工 作 已 经 结 束 ，军 代 处 两
名干部下午专程来到我团政治
处，等待我出门归来，单独为我
开考和考察。在我接到调令即
将 奔 赴 新 的 战 斗 岗 位 时 ，政 治

处决定为我和一位履新的干事
举办一次欢迎和欢送晚宴。那
天政治处的首长和干事们围着
活 动 室 的 乒 乓 球 台 子 聚 集 一
堂，围坐言欢。时近傍晚，紧闭
着 的 活 动 室 屋 门 打 开 了 ，在 师
部开会的刘副政委突然出现在
大家面前 。素以对干部管理严
格 著 称 的 刘 副 政 委 的 出 现 ，使
现场出现了短暂的静场。只见
刘 副 政 委 此 时 却 笑 呵 呵 地 说
道：“你们在这里欢聚呀，有来
的 有 走 的 ，听 说 小 梁 子 要 调 军
区 了 ，热 闹 热 闹 吧 ，哈 哈 ……”
事 后 我 才 知 道 ，刘 副 政 委 知 道
我 将 要 离 开 团 队 后 ，专 门 利 用
晚 间 休 会 时 间 ，从 师 部 翻 过 几
座 山 ，行 程 十 几 里 来 送 行 他 的
战 士 ，这 是 怎 样 的 一 种 爱 兵 深
情啊 。然而，在日常工作和生
活 中 ，我 和 刘 副 政 委 没 有 丝 毫
个 人 交 往 ，甚 至 没 有 一 次 主 动
去找过首长。他却像培育者关
心 爱 护 幼 苗 一 样 ，默 默 地 关 心
呵护着一个战士的成长、进步，
令人终生难忘。

几 十 年 过 去 了 ，有 机 会 出
门到保定。听战友们讲刘副政
委 转 业 到 了 那 座 城 市 ，一 定 要
看看老首长的心情一直在胸中
翻 滚 。 然 刘 副 政 委 家 住 哪 里 、
电 话 几 何 一 无 所 知 ，近 乎 两 个
小 时 的 不 间 断 多 方 打 问 ，终 于
遂 愿 。 那 天 ，刘 副 政 委 从 长 子
口 中 知 道 我 要 来 ，一 会 儿 问 儿
子一句：“怎么小梁子还没来？”
我 进 得 屋 来 ，八 旬 老 首 长 高 兴
地站起身来。“刘副政委，我看
您 来 了 ，还 记 得 我 吗 ？”“ 小 梁
子，记得记得！”老首长高兴地
握着我的手说着。

2020 年，刘副政委不在了，
但老首长爱兵如子的高尚情怀
却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。
（作者单位：河北公安文联）

□ 梁桐纲

那天，我正在阳台上
沐浴着仲春的阳光看书，
忽然听见一阵悦耳的“喳
喳喳”鸟叫声。我放下书
举目望去，只见窗外不远
处的树梢上，有一对喜鹊
正在聊天。看着喜鹊，我
不禁遐想，是谁给这种黑
白 相 间 的 长 尾 巴 鸟 儿 起
了这么个好听名字，还说
它是报喜的天使，所以人
见人爱。

蓦然抬头，我才注意
到 树 上 有 一 个 正 在 搭 建
的鸟巢，工程已经过半，
想 必 那 是 这 对 喜 鹊 的 新
家喽。要说筑巢，在我们
燕赵大地的留鸟中，喜鹊
可 算 是 个 佼 佼 者 。 它 们
的家随处可见，还非常结
实耐用。所以，我对喜鹊

是否能报喜不感兴趣，倒是非常佩服它
们的吃苦耐劳精神。

我正在看着喜鹊，听它们兴高采烈
地聊天，忽然从天而降一对斑鸠，落在了
我的阳台外，和我就隔着一层玻璃。这
种模样有点像鸽子的鸟儿胆子很大，它
不仅敢和我隔窗对视，还敢在我放窗外
的花盆里做窝。它们一落下来就“咕咕”
叫个不停，也不知在说些什么。我赶紧
给它们抓了一把小米，放在了窗外，它们
毫不客气地吃起来。

这 时 候 ，呼 啦 飞 过 来 十 几 只 麻 雀 ，
落在了斑鸠的身边，明显是要分一杯羹
的 。 别 看 这 小 家 伙 个 头 小 ，却 是 机 灵
鬼。它们一边和斑鸠争食，一边左顾右
盼，嘴里还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我刚靠
近 它 们 一 点 ，它 们 就 呼 啦 一 下 全 飞 走
了。

我 的 视 线 跟 着 麻 雀 飞 走 的 途 径 向
远处望去，刚好发现一只飞翔的戴胜落
在 了 楼 下 的 草 地 上 。 它 浑 身 上 下 都 长
着特别漂亮的羽毛，嘴形细长，尤其是
它头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羽冠，羽毛鲜
艳又别致，宛如凤冠，张开时形如一把
彩 扇 ，十 分 好 看 ，这 也 是 它 名 字 的 由
来。只见它在草地上姗姗而行，一点也
不像麻雀那样总是东张西望的，心神不
宁。

就 在 这 时 候 ，一 阵 清 晰 流 畅 、悠 扬
婉转的鸟语，把我的视线又拽回到了喜
鹊搭巢的树上。原来有一只通体黑色，
嘴乳黄色颇像八哥的鸟，正在枝头引吭
高歌，其声音特别清脆嘹亮，且语调花
样翻新，听起来美不胜收。遗憾的是我
叫 不 上 它 的 名 字 。 我 看 着 它 那 修 长 的
身材，听着它那美妙的歌声，感觉心情
好极了。

一提春天，恐怕很多人首先想到的
是百花争艳 。 其 实 ，春 天 的 鸟 也 是 令
人 赏 心 悦 目 的 一 道 亮 丽 风 景 。“ 春 眠
不 觉 晓 ，处 处 闻 啼 鸟 ”…… 看 着 一 只 只
活 泼 的 鸟 儿 ，听 着 一 声 声 动 人 的 鸟
语，再想着一首首带鸟的诗词，在这万
象 更 新 的 暮 春 里 ，还 有 什 么 比 这 更 惬
意的呢？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）

隔
窗
观
鸟

□ 申德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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